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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有诗云：“家近傅公桥，未闻
有北海。”邮人皆知，傅公桥乃因清代知州傅
椿在邮城东北建桥而名。近300年来，该桥
虽屡有迁移废兴，但傅公桥之名却始终珍藏
于里巷口碑之中。然而，若论傅椿在邮功绩，
则远非一座桥梁所能概言。

傅椿，字受先，一字乔年，号毅斋，奉天襄
平人，隶满洲镶黄旗，一生历康熙、雍正、乾隆
三朝。雍正九年（1731）秋，由汉军八旗国子
监生莅任高邮知州；乾隆五年（1740）十月，升
任直隶太仓知州；七年十一月，擢升淮安知
府；十年七月，转任苏州知府，十二年离任；后
历任职方清吏司候补郎中、兵部郎中等职。
傅椿在邮期间，曾因回乡守制，由灵丘人支本
固代理知州三个月，前后在邮为州守长达十
年。其在邮举措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砥砺风俗，修坛筑祠
傅椿十分重视礼制教化。先农坛本为祭

祀神农炎帝而设，雍正十年，他主持修建位于
邮城西南隅的先农坛，用砖墙代替土墙，在坛
周开挖环形水池，中间建小桥以连通，使坛制
趋于完备。社稷坛是为祭祀土地、五谷之神
而设，州治西北隅旧有社稷坛，前明嘉靖时期
曾经重修，久已荒废。乾隆二年，他捐俸倡
率，重修该坛，使坛高二尺一寸、广二丈五尺，
并砌以周长达一百二十丈的围墙。已荒废

100多年的社稷坛得以重焕庄严。
傅椿曾旌表有孝义之行的国学生徐权，

称其“励行式俗”；还曾嘉奖苦节扶孤、孝事孀
姑的袁王氏，赞其“节孝维风”。节孝祠是祭
祀已受朝廷旌表的节妇、烈女、孝女之所。高
邮节孝祠旧在南门外，岁久倾颓。乾隆三年，
他在北大街中市桥附近择地新建节孝祠。使
得邮邑节孝昭彰，民风淳朴。

（二）兴利除弊，浚河筑堤
雍正十二年，傅椿撰写《筹淮八议》，论及

山阳县城北乌沙河、城南泾河，高邮、宝应间
子婴沟等入海水道的利害，剖析精准，举措恰
当，可见其经世之才。

高邮常有水患，傅椿与扬河通判李宏共
商水利。乾隆二年，他组织挑浚城外三面濠
河、城内市河、南北濯衣河、广储仓河、城北三
处市河、运盐河等河流10余处。见南门琵琶
闸下之水东行后无所管束，水大之年，靠近城
郭之田常一片汪洋，他组织民夫在东门外用
疏浚城壕之土筑成数里长堤，沿堤栽种柳树
百余株。堤成之后，不仅城东低洼常被淹没
的农田皆获丰收，而且一改往昔商队、驿马须
穿城而过、常惊扰居民的现象。次年三月，百
姓在堤的南首立“傅公堤”石碣一块。道光二
十二年（1842），该石碣在城濠内被发现。邑
人王敬之慨然作诗二首，其一云：

老树随樵斧，今无东郭春。百年留孔道，
十里便行人。

贤宰流风在，荒波片石沦。擘窠镌字出，
拭看尚如新。

（三）便利交通，建桥设渡
乾隆二年，傅椿在傅公堤北首建桥一座，

便于百姓通行，人称“傅公桥”。桥东南建欢
喜庵，冬夏季节施放姜茶，使往来商旅有了休
憩之所，后称永祥庵。五年，他在北门外康泽
侯行祠南侧设渡口，人称“傅公渡”。此渡一
开，方便了运河两岸的交通。北水关之北，原
有马家渡，他在此改建桥一座，以代舟楫之
劳，人称“接渡桥”。从此，城东、城北、城西水
陆连通，商旅无阻。

（四）赈灾济民，兴建两堂
雍正十三年，傅椿奉旨修建高邮普济堂、

育婴堂，并捐廉倡始。又动员乡绅贾兆凤、夏
之芳等，共募银二千二百余两，购买被朝廷查
处的原江苏巡抚吴存礼位于南门中市桥大街
的房产为基址，兴工修建，耗时十月，于乾隆
元年元月竣工。南为普济堂，建有药王殿、配
药房、廒房等数十间；北为育婴堂，设有客厅、
观音殿、乳妇房等五十间。又筹画日常运转
经费，将原属两堂及新置数十间房屋、数百亩
田产归两堂使用，推举十二名贡监生员分管
其事。他还撰《建普济堂、育婴堂碑记》，订立

堂规十五条，摹刻勒石。使善举有制可循，可
谓部署得宜。

常平仓丰年籴入，荒年粜出，以平抑粮
价，备荒救灾。乾隆元年，傅椿组织添建了
大、有、元、亨四号仓廒共十二间，扩大常平仓
的存储量。同年秋，高邮水灾歉收，他支常平
仓米，抚恤饥民一个月，又奏请朝廷续赈五个
月。次年，他又奏请免除后四伍、后五伍、后
七伍三地低洼军田租银一百四十四两，以除
民困。

（五）改革创新，捐修学宫
乾隆二年，傅椿捐俸修葺学宫，在棂星门

外泮池之南建屏墙一堵，栽松柏数百棵，使学
宫的殿宇门棂焕然一新。他还创制考棚桌
凳，以“元魁杏花春雨桂子秋风”十字编号。
从此，参加考试的生童再无自带几案之劳，深
感便利。

傅椿在太仓，案无留牍，洞见委曲，人以
为公；升任淮安知府离开时，太仓百姓攀辕泣
送，皆惜其去。可见其官品仁政，得民心之深
矣。

傅椿在邮，重教化，建梁津；兴水利，恤孤
贫。每有善举，常捐俸倡率。今天，傅公堤、
傅公渡已不存，傅公桥亦非昔日之桥，而桥名
仍在，足见百姓感恩缅怀之意。则傅公之名，
当可以传永久矣。

傅 椿 在 高 邮
□ 翟荣明

“文革”期间，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高
邮城里的中小学生学歌舞、乐器、体育、美术
的趋之若鹜，但只有进东方红小学小红花宣
传队、体委少体校、文化馆美术培训班的才算
正宗。我曾是美术培训班的一员，还记得一
些人和事，记录下来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974年暑假，我小学毕业准备上初中，
在父亲的逼迫下，开始学习画画，并拜吴万林
老师为师。我有一个堂兄，比我大两岁、高一
个年级。我告诉他我学画画了，问他愿不愿
意一起学，他马上答应了，于是，堂兄弟变成
吴万林老师门下的师兄弟。过完暑假，我去
红旗中学上初一，又拜了学校教美术的高祥
吉教师。我和堂兄经常去他那儿请教，他给
我们讲素描时，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灰色，被
我堂兄起了个“高级灰”的雅号。

1975年寒假，在高祥吉老师推荐下，我
参加了文化馆的美术培训班，堂兄也插班进
去学习。在培训班上，我第一次见到朱葵老
师。他是一个极具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牵
头办起中学生美术培训班。早期的培训班，
学员来自县城和乡镇中学，临泽的孙树伟、横
泾的殷锋都有过培训经历。到我参加培训
时，学员仅限于县城的三所中学。还记得的
学员有，高邮中学的厉明、崇敬东、孙东旭、陈
立辉、连震、朱军、张晓萌、王晓等，红旗中学
的有上高二的陆裕、肖杭，上高一的沈建钢，
还有同班女生王培。

每次培训时间多在寒暑假，大概二十天
左右，共三十多名学员，主要培养美术创作能
力。学员边创作边学习，作品完成后，统一参
加县中学生美术作品展。我首次参加的培训
班，老师阵容十分强大，朱葵老师全程指导，
戎经亚、朱瑞庭两位老师协助，并邀请了临泽
中学的殷作安、曙光中学的翁瑞华两位老师
辅导，还邀请了南益小学的马其老师辅导花
鸟画。殷作安老师回去后，也办起了美术兴
趣小组，成为美术人才培养的新基地。

厉明是培训班上最牛的学员，高邮中学
高一学生，他曾是小红花宣传队的首席歌
手。厉明上中学后，开始学习美术，再次风生
水起，他创作的国画《最后两个小观众》，入选
省青少年美术作品展，并刊登在《新华日报》
上，在美术少年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遗憾
的是，这位才子后来去了扬州木偶剧团，从那
里离开后不知其去向。

在这次培训班上，我第一次尝试创作中
国画。我选择了热门的上山下乡题材，一个
老农和一个知青站在田埂上遥望远方。我先

从刘文西的《祖孙四代》中，摄取了儿子和孙
子的站姿，又从《工农兵形象选》中，选出老农
和知青的头像，很快就完成了国画稿，又请吴
万林老师做了润色，我的第一幅作品《新农
民》便大功告成。堂兄的选题来自真实体
验。他家在粮食局内，后面就是刚开挖的新
河，经常看到农民送粮入库的场面，于是他画
了一幅《踊跃交售爱国粮》的水粉画。

1976年寒假的美术训练班，红旗中学新
增了印海平、曹群飞等，高邮中学新增了周
勇、颜彪、涂志成等。这次创作主要配合反击
右倾翻案风运动。我这次创作的仍然是中国
画，画的是革命师生批斗学校走资派，堂兄创
作了一幅《拒腐蚀永不沾》中国画。不知什么
原因，这期培训班没有举办美术作品展。在
这年的暑假班上，我的创作选题来自下乡支
农的经历，画的是几个学生给忙收割的农民
送水的场景，名字好像是《丰收田里送水
忙》。在创作过程中，丰收的稻田总是表现不
好，便参考了伍启中《心潮逐浪高》里的金黄
色稻浪。

1977年寒假，文化馆承办了扬州地区美
术作品展。朱葵老师从培训班学员的作品
中，选中了我的《丰收田里送水忙》和陈立辉
的一幅画参展。能参加地区成人级别画展，
说明我们在学员中的创作水平还可以。地区
美展设在城中小学内，学校腾出六间教室作
为展厅，每间教室配了一个中学生看守，我被
朱葵老师派去做第一展厅的保安。我隐约感
到，朱葵老师对我有点栽培的意思，首先是把
我的作品送去参展；又让我做展厅保安，观摩
学习参展作品；更重要的是，展厅保安每天有
八毛钱工资，十几块钱对中学生来说是一笔
不小的收入。

在我值守的展厅中，观众对两幅作品赞
不绝口。一幅是《我们胜利了》水粉画，占据
了教室放黑板的位置，画出了工农兵对粉碎

“四人帮”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庆祝，已达到了
宣传画出版印刷标准。另一幅是泰州潘老先
生的国画，一群鲜活如生的鲤鱼在水中游
弋。据知情者透露，潘老先生画鱼不画水，以
尾定势，先画鱼尾后画鱼头鱼身，堪称一绝，
有些观众三番五次前来欣赏。

1977年暑假，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美术培
训班，龚定煜老师是水粉画辅导老师。他给
我们讲授水粉画技法，还展示了他在大学期
间的习作，学员们看后顶礼膜拜，纷纷改画水
粉画，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创作了一幅《一场
特殊的考试》，选题来自《新华日报》的一篇报

道，一个中学生在医院病床上坚持考试的故
事。画好后，龚老师对局部做了些修改，画面
顿时焕然一新，有画龙点睛之感。堂兄画的
是一群民兵在芦苇荡中练兵，陈立辉画的是
陈毅元帅打游击的情景，都是水粉画。

我的第一幅作品完成后，又创作一幅国
画，选题来自粮食局大门楣上“来个比赛”标
语。我画了一个工人站在压路机前，高举拳
头向同伴发出挑战。压路机没见过，便用了
周思聪《山区新路》中的压路机。培训班上，
朱葵老师还介绍了水印木刻技法，但多数学
员都跟龚老师画水粉画了，只剩下应海平等
几个响应。这次培训班结束后的画展，展品
不仅有培训班的，还有临泽中学美术兴趣小
组的。文教局的一个领导去看画展，特别赞
扬了我的《一场特殊的考试》和一幅竹子工笔
画。

转眼到了1977 年10月，满大街都在传
播恢复高考的消息。文化馆临时办了美术高
考复习班，来的主要是上山下乡知青、各期的
训练班学员，朱葵老师、戎经亚老师还有龚老
师时不时过来指导。正式考试之前要进行初
试，我和还在上高一的曹群飞也准备碰碰运
气。走进初试考场，发现有近两百人。通过
初试的有四五十人，大多是在文化馆备考的，
我和曹群飞都通过了初试。

那年，只有南京师范学院和景德镇陶瓷
学院招生，大家一窝蜂报考了南京师范学院，
曹群飞报了景德镇陶瓷学院。南京师范学院
考了素描、速写和创作三个科目。创作命题
是“艰苦奋斗”，我画了一名工人在工地扛木
头，陈立辉画的是一个知识青年打草鞋。据
说，曹群飞的彩色图案设计考得很好。考试
结束后，主考老师要看考生的平时习作，排在
我前面的是华龙宝——一个老资格培训班学
员，他送去的习作老师收下了，我送去的他们
瞄了一眼就退还了。考试结果出来，只有华
龙宝脱颖而出，其他人全部打了酱油。

1977年美术高考结束后，我又参加了普
通高考的初试，只考语文和数学，我准备了两
三个星期，结果语文、数学都顺利过了及格
线。后来接到一个通知，在校生预考总分要
在180分以上，我只好老老实实回到学校上
课。高二班主任感觉我有些学习能力，认为
考上美术学院的希望渺茫，劝我“学好数理
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老师和家长的双重
压力下，我只好忍痛割爱，全力以赴准备
1978年的普通高考。结果，那年全县的美术
考生全部名落孙山。转战普通高考的学员

中，红旗中学的陆裕考到天津大学，肖杭考到
南京医学院，我考到扬州师范学院，王培录取
到交通部的中专学校。

如果1978年我不参加普通高考，应该有
一次考美术大专的机会。那年高考结束后，
国家搞了一次扩招，扬州师范学院委托高邮
师范学校承办美术师资班，毕业后到高邮、宝
应、兴化的乡镇中学任美术教师。面对送上
门的机会，堂兄、陈立辉、崇敬东等优秀学员
竟无动于衷，特别是陈立辉，其伯父陈占元就
是师资班的美术老师。这也难怪，他们在县
城都有了正式工作，不愿去乡镇做中学教师，
没有参加扩招考试的动力。师资班招录的大
多是上山下乡知青，还有殷作安老师的几个
门生。

那些还上高中的学员，一看形势不对，几
乎全部转向普通高考。1979年，美术考生又
一次剃了光头，而参加普通高考的大多数都上
了岸。其中，颜彪考上南京工学院，应海平考
上南京气象学院，还被公派到法国留学。
1980、1981两年，殷作安老师有三个门生录取
到省属美术中专，堂兄和陈立辉等少数学员依
然屡败屡战。到1982年，堂兄终于铁树开花，
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堂兄毕业后，辗转到厦
门大学艺术学院，最终成了副院长，他就是高
校设计教育界大名鼎鼎的戚跃春教授。

出人意料的是，我的同学王培在放弃美
术二十年后，经过培训班熏陶过的那颗种子，
在 40岁时终于发了芽，她听从“艺术的召
唤”，成了一名旅澳职业油画家。她的油画色
彩丰润大胆、画面优雅唯美、意境神秘超凡，
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艺术大展，被美国、德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商户和文化艺术
组织收藏。王培特别喜欢画水乡随风摇曳的
芦苇。2014年，她的三幅芦苇油画被印制为
上海地铁纪念卡；2017年，她的《运河芦荻
情》系列油画入选国际WCCO组织主办的

“运河风情”美术作品展。
朱葵老师调回南京后，留在高邮美术界

的学员所剩无几、日渐式微，但高邮美术文脉
并没有因此而中断，来自临泽的丹青好手撑
起了高邮美术的大梁。前有龚定煜老师、姜
文定老师，后有房林老师承前启后，再后有殷
锋老师接棒美协主席，他们在时任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潘建奇的筹划指导下，借大运河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东风，与中国美协共办

“邮驿路 运河情”全国美展，把高邮美术事业
推向了新高度。朱葵老师九泉之下有知，当
无憾矣。

文化馆学画记
□ 戚晓曜


